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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3月
3日，香港喜劇泰斗詹瑞文攜其一手創立的PIP
喜劇院，正式落戶廣州番禺時代芳華里雲幕劇
場，同步啟動詹瑞文戲劇大灣區演出季。詹瑞文
現場以「風、雷、雨、電」四大理念為核心骨
架，滿心期待讓獨具特色的詹式喜劇在大灣區土
壤中不斷生發、綻放光彩。他同時透露，初期將
以粵語喜劇為基礎，同步邀約普通話創作者攜手
發力，共同打造原創中文喜劇作品，讓喜劇魅力
跨越語言界限，走到更多大灣區人的生活中。
作為深耕戲劇領域近40年的喜劇藝術家，詹
瑞文創作的《男人之虎》《萬世歌王》等經

典劇目，早已成為許多大灣區觀眾心中難以忘
懷的歡笑記憶。活動當天，他親自登台，詳細
解說PIP喜劇的核心理念與落地規劃，明確表示
將以粵語、粵曲、粵語喜劇為核心，深耕大灣
區市場，穩步拓展受眾邊界。他坦承，語言從
來不是喜劇傳播的阻礙——就像自己欣賞精彩
的外國作品時，即便不能完全聽懂英文，依然
能真切感受到作品傳遞的感染力與魅力。生活
在廣州已經四年，此次他以廣州番禺為新起
點，讓PIP喜劇走出傳統劇場、貼近社區生活，
讓大灣區觀眾在家門口，無論語言差異，都能
近距離感受戲劇的獨特魅力與人文溫度。在他
看來，此次PIP喜劇院落戶廣州，絕非簡單的演
出場地落地，而是與當地攜手打造綜合性喜劇
藝術平台，集戲劇創作、專業演出、藝術孵
化、文化交流於一體。
「推動粵港戲劇文化與區域文旅深度融合，構

建覆蓋全年齡段、多領域的大灣區喜劇宇宙，讓
喜劇藝術真正融入灣區百姓的日常生活。」詹瑞

文也形容該計劃開啟了人生第三階段的新篇章。
因此，他也希望借助「風、雷、雨、電」四大意
象來傳遞自己的創作理念和計劃。在他看來，
「風」代表傳播，是觸達全民的喜劇培訓體系，
更是傳遞人文溫度的重要紐帶。詹瑞文表示，他
的喜劇計劃不僅面向專業演員開設針對性的戲劇
工作坊，更將向普通市民、企業及兒童全面開放
課程，以粵語喜劇為基礎，打破劇場與生活的壁
壘，讓喜劇藝術如微風般浸潤大灣區的每一個角
落，讓不同年齡、不同語言習慣的人都能輕鬆接
觸戲劇、感受人文之美。「雨」是滋養與陪伴。
詹瑞文將目光聚焦於兒童成長戲劇板塊，希望通
過喜劇作品，讓孩子在歡聲笑語中培養創意與表
達能力，也讓家長與孩子在共同觀演的過程中，
收穫溫馨美好的相處時光，讓喜劇的人文滋養悄
悄浸潤孩子的成長之路。「雷」則代表傳承。詹
瑞文說，計劃的發展也需要有聲勢浩大的演出與
系統的人才孵化為支撐。依託個人數十年的豐富
戲劇經驗，他也以「詹家班」為基礎，開設新藝

人孵化營，面向大灣區廣泛招募並精心培養喜劇
新生力量，助力粵港戲劇文化實現全新共生與薪
火相傳。「電」寓意着破圈與創新。詹瑞文敏銳
察覺到新媒體時代的傳播趨勢，他認為，文化喜
劇事業的發展，也需要借力新媒體實現跨界傳
播。比如，依託電影、微短劇、短視頻等多元新
平台，以更鮮活、更貼近年輕群體的形式，傳播
粵語喜劇文化，打破傳統舞台的局限，實現粵語
喜劇的破圈傳播。
此次PIP喜劇院落地，可以說是粵港喜劇文化
在大灣區雙向奔赴的生動實踐。詹瑞文期待，以
廣州番禺雲幕劇場為起點，讓PIP喜劇院輻射廣
州、深圳、珠海、佛山等大灣區核心城市；同步
啟動的大灣區演出季，不僅將帶來經過市場檢驗
的經典劇目巡演，更將全力推出一系列聚焦大灣
區發展與百姓生活的原創新作，同時策劃戲劇文
化沙龍、粵港戲劇交流展等活動，讓喜劇藝術
成為連接大灣區各城市的文化橋樑，真正融
入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詹瑞文PIP喜劇院落戶廣州
以「風雷雨電」造大灣區喜劇新生態

愛爾蘭劇作家薩繆爾．貝克特首演於1953年的劇
作《等待戈多》被譽為荒誕派戲劇的巔峰之

作。作品主要講述兩個流浪漢弗拉基米爾和愛斯特
拉岡每天都在荒野中等待一個神秘人物「戈多」的
到來。整部劇分為兩幕，充滿了重複的、無意義的
語言與行為，時間似是進入了無限循環。
1991年，孟京輝在中戲的畢業作品，做的就是

《等待戈多》，時隔30多年重訪此經典之作，他笑
言許多想法已悄然改變。
1991年版中，孟京輝曾大膽地讓原著中從未露
面、引人遐想的戈多現身舞台，並直接被主角勒
死，象徵對命運（甚至文本本身）的憤怒與反抗，
在當時是頗為離經叛道的改編。最新版他則似乎重
回作品的框架中。
「兩個版本的風格不太一樣，」他說，「在新的

《等待戈多》中，反抗本身要更大於憤怒本身。」

等待是自我反抗
都說憤怒出詩人，孟京輝說，貝克特就是一個詩
人。「他就是一個用戲劇來寫詩的人，《等待戈
多》就是一首戲劇的詩。它裏面的語言節奏，有特
別美的東西。但最重要的——就像我一直對演員們
說的——它其實是一種內心的反抗，是對自我的反
抗：到底我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意義何在？我們的
行為、我們的語言、我們的等待本身、我們的價值
到底在哪兒？裏面的人一直在問、一直在想，最後
的時候，他們居然讓最沒有意義的等待變得有意義
了。」
這30多年，世界急劇變化，戲劇亦然。為何到今
日，我們仍然需要「等待戈多」？
「這30多年，中國變化大，世界變化也大。整個
西方的好多價值體系模糊不清，中國的好多價值體
系、社會狀況，年輕人的想法在模糊不清當中也變
得更加模糊不清了。所以整個世界呈現出一種荒
誕，一種虛無，但是這種荒誕這種虛無都是存在本
身。」孟京輝感嘆，每天上網看看新聞，令人瞠目
結舌的事情簡直是一樁接一樁。
「荒誕主義本身在二戰後，對人們來說是對整個

心理的一個平衡。但是當整個世界都完全荒誕了，

荒誕反而變得現實了。而且我覺得，原來的『荒
誕』還有一種美學意義，現在當說到《等待戈多》
的時候，大家就覺得它已經是過去的詩。這一點作
為一個藝術工作者來說不好把握，因為現在已經不
可能有那種特別突然的力量來震撼到人們了。因為
第一，我們的眼淚流得太多了；再一個，我們的心
都變得堅硬了。所以現在，我們想要描繪的世界和
真實世界之間的圖像變得互相交叉、變得模糊了，
現在再做這樣的作品就很不容易。」
但等待本身仍有其價值。
在孟京輝看來，越是追求快速的時代，越是抖

音、短劇、短視頻橫行，越是不想等待、無法等
待，等待反倒越有意義。因為等待不僅有着美學意
義，亦有人生意義，它所象徵的自我反抗、一種沉
默中的不屈，永不過時。

尋找語言背後存在的東西
在貝克特的原著中，語言本身就是主角之一。那

些不斷循環重複的語句，各種無意義的答非所問、
各說各話，亦或是毫無章法的大段獨白不厭其煩地
鋪展……語言不再是溝通的手段，其分解與失序在
在體現着「存在荒誕性」。甚至沉默與停頓亦成為
表述本身，貝克特將這些時刻頻繁標註在劇本中，
要求搬演者嚴格執行，因為這些「空白」同樣代表
了思維的斷裂與行動的無力。
孟京輝覺得，《等待戈多》有着一種呼吸的律動

在其中，需要演員不停地琢磨；而它的語言自有一
種能量，得抓住這種能量，不然戲容易「跑」。他
笑說30多年前自己排這個戲，年輕有才，「可太多
招了」，感覺怎麼玩都可以。到了重排，卻不一
樣。「以前會改很多，現在則是挖，好東西是挖出
來的。」
這一次，他沒有把形式感放在第一位，而是回到語

言本身。「我跟演員說，每一句話都不能玩形式，每
句話都要讓它變得有意義。」他說，「所以我們排練
這個戲比以前好玩，演員和我要互相問這些台詞有什
麼意思。以前沒關係，你不用管它有什麼意思，在那
兒一直說就行，它有一個大的形式。現在反而是去找
《等待戈多》語言背後存在的東西。」

演出開演前，劇場中已經熱鬧起來。

觀眾被邀請上台隨意塗鴉，舞台成為當

代藝術的遊樂場。中國先鋒戲劇領軍人

物孟京輝多年後重訪香港藝術節，帶來

對貝克特荒誕戲劇經典《等待戈多》的

全新詮釋。

塞尚的小便壺、蒙娜麗莎的神秘微笑、

閃爍的電視機……舞台空間模糊了時空，

年輕演員們則用充滿爆炸能量的聲線與肢

體，勾勒等待戈多的一天，又一天。當又

一天的黑夜降臨，四周豎起的石樁組成了

如同墓園的剪影，弗拉基米爾和愛斯特拉

岡仍在等待。一切都好像沒有改變，一切

又似乎已經改變。那棵從舞台地板下被

「挖」出的樹影，即將成為新一天的見

證……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作為中國先鋒劇場的領軍人物，
孟京輝一直保持着老頑童的本色，
與年輕人十分親近。他創作於1999
年的代表作《戀愛的犀牛》至今仍
是北京蜂巢劇場的主打戲之一，吸
引一批批年輕觀眾走入劇場。27年
來，該劇已經經歷了11個班底，至
今已經演出超過3,500場。
「我估計我心理年齡就是 45歲
吧。」他笑着說。問他怎麼吸引年
輕人來看戲，他說，「你永遠把這
件事當做第一次來做，就能吸引年
輕人。」
與年輕人一起創作、交流，讓孟
京輝覺得自己「必須年輕下去」。
「因為你必須跟他們在共同創作中
有一個共生關係。從另一個角度來
說，作為朋友也好、戰友也好、完
成了共同進步的人也好，當往前走
的時候，你要對同伴有信心。他們
對我有信心，我就對他們有信心，
它是這樣的一個過程。」

但孟京輝坦言，劇場的斷代危機一直存
在。「做當代戲劇的年輕人確實很多，又比
如你現在看到很多戲，吸引的都是年輕人來
看。但是年輕人老了，到了35歲以後，他們
就離開劇場了。我在新西蘭奧克蘭轉機，碰
到一個工作人員，他說：我看過你的戲，
《琥珀》啊，《戀愛的犀牛》啊。然後為了
證明自己，他就讓我看他當時發的微博。後
來我說：你現在還看嗎？他說：沒有，不看
了，我已經沒有時間了。」
「好，我們培育了一群年輕人跟我們走了一

段路，但是這輛火車一直在往前走着，他們卻
下車了。我是希望他們下完車，完了再有一輛
車過去的時候，他能再上車。這其實需要一個
社會的不斷培育，不是我一個人的事兒，而是
需要不斷地進行。可能我做戲劇節，想到的這
方面的事情多一些。」他感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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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藝術節《等待戈多》開場前，觀眾可以隨意上
台塗鴉。 記者尉瑋 攝

●《等待戈多》香港藝術節演出結尾演員謝幕。
記者尉瑋 攝

●孟京輝 記者尉瑋攝

●《等待戈多》在一個被塗鴉包圍的空間中呈現。
攝影：LIU Dali

●一日復一日，戈多真的會
來嗎？ 攝影：LIU Dali

●●詹瑞文詹瑞文
記者胡若璋記者胡若璋 攝攝


